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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默会知识观丰富了实践导向的厚实认识论的思想源泉，揭示出技术认知中默会维度的重
要性，促进了对技术认知过程中默会知识的本质及其形态的更深刻理解。从默会知识观的视角发掘技

术知识的特点，分析技术默会知识的具身性、亲知和动态觉知等认知特征，可为技术默会认知及其实践

培育提供思路与策略：“情境＋实践”是技术默会认知的应然场域，“感觉＋经验”是技术默会认知的亲
知途径，“实例＋整体性”是技术默会认知的模式识别，“示范＋练习”是技术默会认知的优先策略。
　　关键词：技术知识；技术默会知识；技术认识论；认知特性；实践培育

　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默会知识观视角下中小学技术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策略研究”（１８ＪＷＢ００８）；江苏高校优
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ＰＡＰＤ）。

　　“默会知识观”被认为是实践导向的厚实认识论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在默会知识概念的丰富意蕴
中，最为显见的是它和语言表达之间的关联，它也因此挑战了“命题指向的知识观”。这种理性批判映射

到了对技术及其知识的认识论研究中，探索技术知识的属性，揭示“技术知识的默会维度”，无一不深远地

回应了在与厚实认识论合流过程中技术知识观的重构问题。这一理论建构为几个世纪以来技术知识“何

以存在”的争鸣提供了新的佐证。在弄清技术知识概念的同时，还亟需从认识论的路径探索“技术知识的

获得”问题，技术默会知识特性的揭示将为技术知识的认知与习得提供清晰的思路与策略。

一、厚实认识论下技术默会知识的存在与意义

一直以来，对于“技术是什么”的问题，在哲学研究和技术研究中尚不能达成统一，学者们或秉持某

种价值立场，或专注于某个研究维度，或依据某种框架作出解释。正如吕西安·费布弗尔（Ｌ．Ｆｅｂｖｒｅ）
所说，“技术：未编进历史的众多词汇之一”（转引自雅科米，２０００，第１页）。所以说，要对技术究竟是什
么做出一劳永逸的定论绝非易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找不到认识技术的支点，也并不妨碍我们在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技术”进行多维度的研究和探讨。美国哲学家约瑟夫·Ｃ·皮特（Ｊ．Ｃ．Ｐｉｔｔ）在
其《关于技术的思考》一书中阐明：“在认知的秩序上，技术的认识论问题具有对社会批判主义的逻辑优

先性。”（Ｐｉｔｔ，２０００，ｐ．ｖｉｉｉ）因此，从认识论的进路研究技术，寻找技术成为知识的佐证，有助于确立技术
知识的认识论地位。在反传统认识论的研究工作中，厚实认识论的提出，消解了单薄认识论中客观主

义的绝对性与主客二元对立的表征主义特征。由此进路而生发的默会认识论，在丰富技术知识内涵的

同时揭示了技术默会知识的特征，使人们对技术的认知更为全面、系统和深刻。

（一）技术认识论及其“实践转向”

技术认识论研究是技术哲学历史发展的必然诉求。技术认识论是关于技术认知的发生、发展及其

规律的理论，是关于技术中的认知如何可能的理论。自２０世纪中叶以来，技术哲学在经历了本体论、
价值论、技术与社会三个研究阶段后，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体系。从哲学研究的总体纲领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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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是技术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它并未被真正重视起来，因而缺乏应有的合法地位。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技术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技术认识论产生了浓厚兴
趣，并致力于此项研究。采用技术认识论的方法，对现实的技术现象、技术功能等进行抽象，并为其包

含的一般概念结构开辟认识的道路，能清晰地展示出有关技术知识的自身逻辑。拉吉斯拉夫·汤德尔

（Ｌ．Ｔｏｎｄｌ）在《论“技术”和“技术科学”的概念》一文中提出，不能把技术概念局限于人类活动手段的
总和而不考虑技术知识的水平和人对技术过程的控制。对技术要素的每种综合都要以对其因果关系

和属性的某种程度的了解为条件。罗伯特·Ｅ·麦吉恩（Ｒ．Ｅ．ＭｃＧｉｎｎ）在《什么是技术》一文中进一
步指出：“技术立足于利用和创造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可以被合理地称为技术知识。技术

中的知识既不能完全地还原为非智力的技艺技巧，也不能还原为独立发展的科学知识。”（ＭｃＧｉｎｎ，
１９７８）当前，技术哲学研究体系的中心已经转向认识论的研究，其首要问题是我们如何了解和技术相关
的知识。技术认识论的研究，表明技术的认知价值处于技术价值体系的最高层，这为技术的哲学研究

以及对其功能、结构等的研究开辟了一条科学的进路。

技术认识论从确立到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承袭着认识论的传统，这种传统即是理论导向的单薄认

识论。单薄认识论指的是以考察命题性知识形态为主的认识论，在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影响下，这种

认识论将对哲学对象的考察视同为对语言的考察。近代以来的认识论，有明显的笛卡尔式表征主义的

特征。表征主义的致命缺陷是主体和客体、内在心灵和外部世界的分离，这种分离歪曲了认知主体的

主观能动性，使得人类知识的一些重要方面无法把握。单薄的认识论实际上将知识做了大量的隔断、

剥离，只剩下真空状态中的对象性的知识。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知识的获取与知识的掌握者、使用

者、获得过程、运用背景等息息相关，不仅无法避免难言的成分，更是需要相当的实践参与，因此，以默

会知识观的进路阐发实践导向的“厚实的认识论”是必要的。

技术认识论的构建在技术哲学体系中，一直在为“技术是知识”这一地位据理力争。它试图在对知

识进行多维度解析的过程中提炼出知识的全部特征，再从技术本身的特性中去匹配作为知识的特征。

厚实认识论背景下的默会知识观的研究进路从技术默会知识的内涵与特征入手，分析技术默会的特

征，体现了相当的有关知识的“浓度”。非但如此，技术认识论扎实地发展了实践转向的研究旨趣，在一

定程度上较好地反哺了厚实认识论。实践转向主要由实践的意义观、实践的概念观、实践的知识观三

方面组成。实践的意义观强调是实践本身而不是单纯的语言形式的解释决定了实践的意义；实践的概

念观意指对一个概念真正的把握，是付诸某些形式的行动；实践的知识观意指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获得

关于实在的知识。技术哲学的实践转向、经验转向和技术的认识论研究紧密联系，并促使原有的技术

研究超越了传统的旨趣。厚实认识论中，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联系紧密，知识表征方式兼有明述和默

会，大量的知识蕴含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进行传递和修正；同时，实践构成了人们对明述知识学习和使

用的前提和语境（谭笑，２０１３）。
（二）厚实认识论视角下技术默会知识的揭示

由笛卡尔开启的近代认识论转向，扭转了古代哲学被神学统治的局面，使其真正走向科学与理性。

“我思故我在”奠定了思维对知识本质的重要影响，但这种认识论带来了表征主义、主客体二元分立与

非具身性的弊端，以至于２０世纪认识论的语言转向，将对知识的诠释变成了验证“语言”逻辑的科学与
规范。知识已经不是一种符号化的陈述，而是一系列的标准、测验、机构和行为。随着理查德·罗蒂

（Ｒ．Ｒｏｒｔｙ）的《哲学与自然之境》一书出版，传统认识论的知识观受到了普遍的批判，甚至引发了对认
识论应该被“终结”还是被“改造”的讨论（郁振华，２０１２，第１页）。这些讨论最终趋向于“改造”，以寻
求认识论研究新的进路。由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Ｍ．Ｐｏｌａｎｙｉ）最早提出的默会知识（ｔａｃｉｔ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的概念为此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由默会知识带来的厚实认识论研究逐渐深入人心，它“宣称”
可以挑战“单薄认识论”。然而波兰尼的默会知识论仅仅是厚实认识论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波兰尼站

在语言表达是否清晰的立场建立其知识观，他并不否认语言在人类认知中的重要作用，但他更强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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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或认知绝不仅限于语言、命题或明述的表达等范畴。批判传统认识论的焦点之一在于其表征主义的

特征，而语言仅仅是表征的一种方式。在整个厚实认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中，默会知识论为其提供了

重要的解决方案。技术知识研究在向“知识”寻求佐证时，需要站在厚实认识论的视域下，探索默会知

识的存在对技术默会知识合法地位确立的价值与贡献。

根据默会知识论对知识的分类，知识可以分为明言知识和默会知识。明言知识属于描述性的（阐

明事物是什么）和规范性的（规定应如何达到目标）正规知识。从对技术知识的现有研究中可以发现，

技术知识中有很多成分很难被描述或规定，而正是这种难以言明的特征，掩盖了技术作为知识的本质

和特征，这也是导致技术知识地位不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厚实认识论的视域下，对技术知识本

质的深入研究离不开对技术知识默会特性的考察。此外，默会知识论包含了技术知识中的其他构成

（如明言知识），但更突出了技术知识的默会成分，以彰显默会知识的特殊存在。因而厚实认识论视域

下技术默会知识的揭示，将有助于技术知识研究体系的完善，以及实践导向的技术知识认知与习得研

究。个人在专业成长的过程中，需要不断习得专业知识，才能逐渐从新手成长为专家。基于传统知识

观的专业知识大都呈现出明言知识的特征，这类知识便于表达、传承和习得。然而专业知识中的实践

性知识、情境性知识等无法明言只可意会的知识，必须通过学习者在真实情境中的训练、体验、浸润而

获得，这种习得便是一种默会的习得。在诸多的职业、专业实践中（比如教师、医生等的专业成长），经

验、体验、感悟、判断、鉴别、态度等默会知识成分在个人专业成长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工匠精

神等品格的形成，更是离不开这类默会知识。

（三）技术默会知识存在的意义

在厚实认识论的视域下，从默会知识的视角重新审视技术知识的本质与特征，可以发现技术默会

知识普遍存在。明晰技术知识的默会特性，除了有理论意义，更是要为技术知识尤其是技术默会知识

的认知与习得提供合理的方法和路径。知晓了个人专业成长中默会性知识的存在，就必然要明晰默会

认知的特性，探索默会知识的习得路径及培育策略，这是技术知识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实践价值所在。

与明述知识相对的默会知识，只是“不可言喻的知识”，而不是完全不可表征的知识。明述知识需要用

“语言”来表征，那么，默会知识可以用什么来表达呢？———“活动”或“行动”。表征方式的差异似乎划

清了两种知识的界限，其实不然，波兰尼认为，一切明述知识都有其默会的根源，这种根源就是默会能

力。但是人的默会能力又不是静态的，而是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在明述情境的启发下得到培养与提

高的。明述知识与默会知识的这种互动关系，在技术默会知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技术知识中默会成分的优先性更加需要挖掘创新技术知识的默会能力，这种价值取向提高了技术

知识研究的深度，也更加具有实践的意义。而在揭示技术默会知识的同时，也需要解决技术默会知识

如何习得的问题。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Ｌ．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诉诸实践这一概念：“实践给予语词以意
义。”（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７，ｐ．３１７）凯尔·Ｓ·约翰内森（Ｋ．Ｓ．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ｅｎ）也提出：“某个概念所提供给我
们的关于世界的把握，根本上以及最充分地，是表达在实践之中的。”（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ｅｎ，１９９６）技术默会知识
在实践方面的实施，不只体现为用语言表达式“技术默会知识”来构造合式的（ｗｅｌｌ－ｆｏｒｍｅｄ）命题，更体
现为以恰当的方式在真实的情境中体会技术默会知识（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ｅｎ，２００７，ｐ．１７３）。对一个概念（规
则）的掌握，不能完全用语言手段来加以表述，因为，它在“行动中得到了部分和不可还原的表达”（Ｊｏ
ｈａｎｎｅｓｓｅｎ，１９９０）。其实马丁·费舍尔（Ｍ．Ｆｉｓｃｈｅｒ）在谈到行动学习的“焦点意识”（行动中被引导注意
的东西）和“背景意识”（对注意和行动有重要影响的知识）时，就认为“背景意识只能通过隐性手段进

行活化”（费舍尔，２００８）。这一观点其实也暗示了技术默会知识的客观存在与实践意义。某个概念在
实际行动中仅得到了部分表达，便与技术默会知识没有得到内在掌握有关。很显然，忽视教育教学活

动中大量技术默会知识的存在的结果只能是：技术默会知识自发地产生影响，学生在外部力量（如纪

律、考试、就业等）的强迫下应用纯粹的逻辑力量和刻苦努力掌握课程知识。结果学生头脑中存在两种

没有发生联系的知识体系：一种是技术明言知识，另一种是与之相对的默会知识。知识在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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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层次上发生冲突，产生“分裂”，结果只会造成学生“高分低能”的现象。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明

确技术默会知识的认知特性，继而建立技术默会知识的认知路径，以实现技术默会认知的实践价值。

二、技术默会知识的认知特性

卡尔·米切姆（Ｃ．Ｍｉｔｃｈａｍ）认为技术可以作为“对象”“知识”“过程”和“意志”，这一分析框架既
从本体论的视角揭示出技术是什么，又指明了技术研究的认识论进路（Ｍｉｔｃｈａｍ，１９７８，ｐｐ．２２９－２９４）。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技术本身的内涵是丰富多彩的，其研究维度也是多种多样的。仅仅停留在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对技术进行外在的、孤立的研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有必要深入到技术知识的

“黑箱”内部，从技术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去寻找和揭示新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分析技术知识的

内在本质，探讨技术认知的理论与实践模式，深入研究技术实践及其哲学脉络，以整合有关技术知识的

已有研究成果，真正从认识论的进路构建技术知识的认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技术默会知识的认

知体系。

从认知的角度看，技术活动归根结底是人类的一种认识活动。在技术认知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

关注普遍共性的认知规律，还要注重对技术默会知识的认知研究。当技术认知中充斥着默会和难言的

认知成分时，技术的认知就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从一般技术认知的维度看，技术的功能特征（如技术

中物质、能量、信息的转化，技术规则、原理的分析与应用），技术的实体性因素（如工具、机器、设备，认

知主体的智能性因素）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考察对象。但是对技术默会知识的认知，需要我们在一般维

度的基础上更加关注技术认知活动中的具身性、亲知、动态觉知等特征，只有对这些关键特征有所了

解，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技术认知的独特规律。

（一）从意向性到具身性的系统投射

意向性（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投射于抽象域，具身性（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投射于具体域。弗兰兹·布伦塔诺（Ｆ．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１８７４年在《经验观点的心理学》中提出了唯心主义的“意向性”概念，认为只有有意识的心灵
活动才会关注一个对象，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意向活动的内在性，二是意向活动与某种对象有关，

即展示了意识具有“ｔｏ”的指向性（转引自郭本禹，崔光辉，２００６）。然而，技术默会知识强调意识总是具
有各种根源的，并由此开始去关注其对象，即意识的本性不仅包括“ｔｏ”的方面，还有“ｆｒｏｍ”的方面。身
体在技术默会认知的塑造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具身性是技术默会认知的基础性特征。

传统的认知心理学在计算机科学的启示下，认为人的认知过程是对信息的表征和操控，类似于计

算机的信息加工与处理过程。因此，认知作为一种精神智能与作为物理实体的身体没有本质的联系

（叶浩生，２０１１）。这种研究促进了机器人学、人工智能的发展。然而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这种所
谓的“离身认知”开始受到质疑。弗朗西斯科·Ｊ·瓦雷拉（Ｆ．Ｊ．Ｖａｒｅｌａ）认为，认知出自于具有各种感觉
运动能力的身体的经验，这些感觉运动能力本身植根于或嵌入于（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ｉｎ）一个更广泛的生物的、
心理的和文化的情境中（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Ｖａｒｅｌａ，２００１）。格洛丽亚·达尔阿尔巴（Ｇ．Ｄａｌｌ’Ａｌｂａ）和罗宾·
巴纳克尔（Ｒ．Ｂａｒｎａｃｌｅ）在梅洛·庞蒂“具身化经验”的基础上构造了“具身化识知”，认为识知无法与个
人作为世界中的一个社会参与者的身体化的经验相分离（Ｄａｌｌ’Ａｌｂａ＆Ｂａｒｎａｃｌｅ，２００５）。社会神经科学
研究提出：“大脑本身并不能独立完成高级认知功能，大脑和通过身体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对于高级认知

过程的理解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于心智的理解必须放到与身体的关系背景中，而这个身体是与外部

世界互动的身体。”（Ｉｎｕｉ，２００８）每当我们试图解释世界的时候，我们都得依赖于我们关于世界对我们身
体的影响以及我们身体对这些影响的复杂反应的默会知识。在默会认识论的视域中，心智与身体不分

离，即心智也是具身的。具身的涵义是：第一，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身体可以以机器人学的同态计算方

式完成计算工作，而并不一定需要大脑来执行这一任务；第二，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身体的作用是通过

结构化信息流，来创建和诱发问题解决所需要的数据和资料；第三，身体可以利用并且与环境支持物相

配合，来扩展和放大认知的效果，如盲人的手杖扩展了盲人的认知范围，其中手杖、身体和认知就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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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紧密的联合体（叶浩生，２０１４）。人类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发端和依赖于身体的，身体的构造、神经的
结构、感官和运动系统的活动方式决定了我们怎样认识世界，可以说，身体是认知的根源。

技术默会认知中，具身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认知过程进行的方式和步骤实际上是由身体的物

理属性所决定的。人对技术对象的感知能力，如知觉的广度、阈限、可感知的极限等都是身体的物理属

性决定的。二，认知的内容也是身体提供的。我们的身体以及身体同世界的互动提供了我们认识世界

的最原始概念。很多技术概念追根溯源都与身体的位置有关，或与技术活动有关。三，认知是具身的，

而身体又是嵌入技术实践环境的。认知、身体和环境组成了一个动态的统一体。在解决技术工艺问题

时，工具、设备、材料等的选择和规划，技术操作的场域，技术规则的应用都紧密地融合于认知的动作

中，这些外部环境同物体、同认知系统无法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技术默会认知的具身性根植于技术

的实践性。实践是认识论的应有之义，也是技术默会认知的应有之义。技术“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力

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马

克思，恩格斯，１９７２，第４１０页）。技术的实践性一方面表现为，技术产生于实践之中，所处理的是人和
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技术的实践性也表现为，各种形态的技术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才能变为

现实的技术，脱离实践的背景，技术将无法产生系统投射效应，从而也无法发挥其功能，实现其价值。

技术知识的实践性体现在技术知识的不同类型中，表现为人工物设计与创造的道器结合，对技术的诸

多活动、意志与伦理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具身性是实践性的衍生特性。

（二）从呈现到亲知的向导作用

亲知是默会知识的一种重要形态，它被引入哲学范畴是和罗素的努力分不开的。伯兰特·罗素

（Ｂ．Ｒｕｓｓｅｌｌ）认为，呈现（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与亲知（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ｙ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属于同一认知关系：从主体之
于对象来说，是亲知；从对象之于主体来说，是呈现。当然，二者也有不同之处：一是与呈现强调对象的

当下性不同，亲知还指向回忆中的对象；二是较之呈现，亲知更强调了主体的重要性，肯定了主体和对

象之间的关涉品格（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转引自郁振华，２０１０）。亲知分为知觉性亲知和概念性亲知，
知觉性亲知超越了命题性知识的范畴，具有默会性。作为一种直接知识，亲知是呈现性的而非表征性

的。为了精确表达亲知的程度，罗素区分了亲知和摹状的知识，他认为直接性是亲知的基本特征。在

同一认知关系中，从主体之于对象来说，是亲知。亲知的对象范围，首先是感觉与料，但亲知的对象又

不限于当下的感觉与料。“在感觉中，我们对感官的与料具有亲知，在内省中，我们对所谓内感官的与

料（思想、情感和欲望等）具有亲知；在记忆中，我们对曾经是外感官与料或内感官与料的那些东西具有

亲知。进而，虽然不确定，但或许我们对自我具有亲知。”（郁振华，２０１２，第１５０－１５１页）
知觉性亲知在逻辑上独立于关于真理对象的知识，是一种非命题性知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

直接知识都是亲知。在关于对象的亲知不可得的情况下，利用确定摹状词来刻画对象，可以得到关于

对象的一种间接的知识，这种间接性亲知就是摹状的知识。摹状的知识以关于真理的知识为来源和依

据，是命题性知识。摹状知识作为一种间接性亲知，有着重要的作用。亲知虽然是人类知识的基础，但

若仅仅是直接性亲知，我们的知识范围将十分有限，摹状的知识使我们超越了直接经验的狭隘范围，大

大拓展了我们认知的领域。从亲知和摹状知识的特性可以看出，这类认知都是借助于直接或间接的感

官体验来获得的，从本质上都是具身的和实践的。但是，因为其在技术默会认知中的向导作用，亲知成

为技术默会认知的关键性特征，这对我们研究技术默会认知有重要的意义。在技术认知活动中，常见

的一些手工或工艺的案例，往往蕴含着很多不可表征的知识，这些内容通常表现为一定的感觉性质的

经验，有直接的亲知，还有间接的摹状知识。以陶瓷制造活动为例，在陶瓷选料的过程中，工匠遵循一

定的工艺流程，但对黏土材料的颜色、粘性、湿度以及技术规范的把握，是无法通过准确明晰的描述来

实现的，只有通过对黏土材料从各种感觉性质上去亲自感知，以获得直接的感觉经验，才能作出合理的

判断；此外，在黏土烧制过程中，陶瓷半成品的温度、色泽、形状等，也是借助工匠自身的触觉、视觉等感

官直接感知的，这些直接感知辅以工匠对材料、温度、顺序的摹状知识，以及自身先前的实践经验，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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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能够掌握进展过程。因此，技术默会维度下的知觉性亲知具有一定的向导作用，能够引向呈现所无

法企及的关于内部个体的亲知。

（三）从辅助觉知到焦点觉知的动态过程

动态觉知是在技术默会认知活动中呈现出的过程性特征。在认知的进程中，这一特征生成并始终

决定着认知的结果。在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之下，波兰尼阐发了默会认知的动态结构，即辅助项的不

可确切指认性。他认为，认识者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主动地塑造自身的经验，将各个认知对象的各个

部分的知识融合为一个整体，将各种细节特征整合为一个综合体，而这个过程也是认知主体积极地发

挥其默会能力的过程。动态觉知结构由三方面要素构成。第一，默会认知结构的基本出发点是“两种

觉知”———辅助觉知和焦点觉知。以钉钉子为例，在钉钉子的过程中，人对于钉子的觉知是焦点觉知，

而对握锤子的手掌、手指中的感觉的觉知是辅助觉知。在这个活动中，手指中的辅助觉知被融入对钉

子的焦点觉知中去了。焦点觉知当然是充分地有意识的，而辅助觉知则存在于从阈下意识到充分意识

的各个层次上（郁振华，２０１２，第５８页）。第二，默会认知的具体开展，是一个从第一个项目转向第二个
项目的动态过程，这是一种符合ｆｒｏｍ－ｔｏ结构的认知。这种认知的实现是由我们所依赖者向我们所关
注者的转换，靠的是一种整合的能力，即将辅助觉知融合进焦点觉知、将临近项融合进末端项的能力。

第三，默会认知的两个项目之间的 ｆｒｏｍ－ｔｏ的结构性关系，不是自发产生的，这种关系的形成和维持，
都依靠了认识者的整合作用。具体而言，在钉钉子的例子中，需要澄清的是，辅助觉知和焦点觉知之间

没有程度的差异，只有种类的不同。在钉钉子活动中，人对于钉子与对于锤子和握锤子的手掌、手指中

的感觉的关注程度是一样的。辅助觉知和焦点觉知的差异不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差异，而是，焦点意

识是充分意识的，辅助觉知则存在于从阈下意识到充分意识的各种意识层次上，这是在充分程度上的

差异。归根结底，技术默会认知建立在认识者的整合作用上，认识者把诸多细节、线索作为辅助项整合

作用于焦点对象，在辅助觉知和焦点觉知之间建立起ｆｒｏｍ－ｔｏ的动态关系。
实际上，在实践的技能和技术实践的经验所包含的信息中，存在着大量的默会知识，只是掌握该技

能的人很难准确表达出其中的诸多细节。比如游泳，我们可以熟练地游泳，但是无法说出构成游泳这

一整套技术流程的诸多细节。也就是说，对同一项技术认知，辅助觉知和焦点觉知存在相互排斥，这也

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了辅助觉知的不可确切指认性。我们在学习游泳的过程中，当手成为学习者的焦点

觉知的时候，腿的摆动往往难以顺利进行，反之，当腿的摆动成为焦点觉知的时候，手的划动又难以准

确进行。认知心理学中的“ＡＣＴ－Ｒ”（Ａｄｏｐ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认知模型理论认为，程序性
知识在头脑中的表征是一个类似“ＩＦ－ＴＨＥＮ”的产生式规则系统，即“ＩＦ”的条件一旦满足，那么
“ＴＨＥＮ”的产生式规则将被执行，其中“ＩＦ”必须包含一个明确的目标。克里斯托弗·Ｄ·威肯斯（Ｃ．
Ｄ．Ｗｉｃｈｅｎｓ）认为，在“ＡＣＴ－Ｒ”理论之中，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是交织在一起的，尽管“产生式规
则体现程序性知识，但是他们的条件和行为是根据陈述性知识确定的”（威肯斯，霍兰兹，２００３，第３１６
页）。例如电焊工进行电焊作业时，有一定的危险性，他必须掌握电焊机的正确使用方法、遵守电焊机

安全技术规程。当“正负两极在瞬间短路时产生的高温电弧，能够熔化电焊条上的焊料和被焊材料”这

个条件满足时，“焊料和被焊材料使被接触物相结合”这个产生式规则便会进行匹配。囿于认知心理学

“ＩＦ－ＴＨＥＮ”的结构模型，电焊工在焊接过程中所运用的知识是已经自动化了的关于行为步骤的知识，
并且这种行为知识在信息转换过程中被熟练操作从而成为程序性知识。但是，电焊工为熟练掌握焊接

技术，实现“手脑并用”，不仅需要有熟练的焊接操作，还需要对焊接技术的全过程进行“记忆”“思考”

“再现”“评价”等，而这些都属于陈述性知识的范畴。也就是说，作为一种人类的产生式规则行为，对

技术技能的学习行为与人类的所有其他行为一样，总是受到相关知识的支配或指引的。技术的学习过

程无法离开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因此，学习者只有将其综合学习与运用，才能获得内化的技术素养。当

我们把辅助觉知整合进焦点觉知的时候（即当我们专注焦点觉知同时不特别在意辅助觉知的时候），焦

点觉知的整合作用就会发挥出来，我们就比较充分地把握了对这项技术活动的认知。在技术默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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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认知主体不能很好地追索辅助项，但事后却可以把辅助项知识明述出来。由此可见，技术默

会知识的认知也符合心理学的格式塔特征。

三、技术默会知识的实践培育

技术默会知识有很多特性，对其认知和习得自然也应从这些特性中找寻适当的规律。可以说，正

是技术默会知识的认知特性决定了技术默会知识的认知场域、途径、方式与策略。技术认识的实践导

向主要与技术默会知识的具身认知特性有关，它强调技术主体与客体的紧密联系，强调情境性与实践

性，从而构成了技术默会认知的应然场域。技术知识获取途径的选择需要考虑到技术默会知识的亲知

是呈现性而非表征性知识这一点，个体在亲身参与技术活动的过程中，会着眼于技术客体的感觉性质

和经验，并形成技术默会认知的亲知途径。技术知识的认知过程注重技术默会知识的整体性实例呈

现，这一过程通过对默会知识的整体把握，突出了技术活动所需要的一系列动作的整体编排，并由此构

成技术默会认知的模式识别。技术知识的培养方式则与技术默会认知的实效性有关，我们可通过能动

地理解和领会技术范例，并发挥技术规则示范和练习的指导与借鉴作用，来建构技术默会认知的优先

策略。

（一）“情境＋实践”：技术默会认知的应然场域
技术默会认知离不开具体的实践与情境，技术认知只有在技术的实践情境中才能产生和发展。情

境理论认为，认知能力固然重要，但如果脱离具体的实践环境，认知能力难以真正形成。情境可以被用

于指明一种实在和实践的关系。“‘语境’不是一个独立自存的实体，也不仅仅是外在的环境，而是表现

为行动者和他的环境之间的耦合状态，是不同事物间发生关系时表现出来的相关性。”（朱春艳，陈凡，

２０１１）可见，与技术相关的情境表明了情境与技术之间有一种实在关系，技术知识有其实践性，情境也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技术的生成和发展。技术活动中的“情境”是内在于技术活动、技术知识和技术人

工物的外在关联域（程海东，刘炜，２０１４）。尽管情境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客观的时空等因素，
也有主观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相关人员的社会角色、文化背景、气质个性等因素，但它们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就是都与具体的技术相“关联”。技术知识的实践性与“默会性”，要求技术知识的习得与发展

重在实践体验，要求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徐金雷，顾建军，２０１６）。这与具身认知的心理机制不谋
而合。技术默会知识的获得，需要认识主体寓居于认知的情境中。技术认知活动是建立在作为物理存

在的身体参与到技术活动中所获得的真实体验的基础上的。

基于真实情境或无限接近现实情境的技术学习的内容设计是发展技术具身认知的基本条件。技术默

会认知的情境不仅从范畴上应该是广泛的，在形态和性质上也应该是多样的。对于技术默会知识而言，以

经验型技术为主的认知情境，以实体型技术为主要使用对象建构起来的社会境域，以知识型技术（科学的

技术）为主要使用对象建构而成的社会境域，都对技术认知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只有植根于一定情境中的

技术学习内容，才是便于学习者具身体验和感悟的技术知识，所以，提供基于真实情境的具体案例或范例

尤为重要。从学习方式上讲，具身发展还要求学习活动注重亲身体验。体验式的学习实践强调动手操作，

将身体融入到真实事物中所产生的各种感觉融汇成知觉的体验，才能达到“身”、“心”的融合与统一。比

如，职业技术工作过程是处于产品过程之中的，具有真实的实践场景和工作意义（可显性描述），但在职业

技术人才培养中，人们却更多关注生产性工作过程中的产品目标，对个体的一些智力因素有所忽视。学校

的课程学习系统应该提供更多基于产品生产情境尤其是隐性工作过程（默会知识）的内容。因此，我们可

以把技术默会知识看作是一种从身体出发的知识（ｆｒｏｍ－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正如波兰尼所言，这就是身体的
ｆｒｏｍ－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之于我们的意义（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６９）。在具身认知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主动的实践者，学习者
并不局限于单纯的学习情境或环境。其学习环境是无形、动态和多元的，不仅融于生活情境，还可能和学

习的学科环境、个人职业环境、甚至是全球化的环境相融合。环境创设要稍高于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水

平，要通过对情境相关问题的探究，完成对相关主题的意义建构。这种情境可以是校内外教学活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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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现实生活的，也可以是基于历史真实事件的。

（二）“感觉＋经验”：技术默会认知的亲知途径
“感觉＋经验”是技术认知的最有效的亲知途径。经验是认识技术和研究技术认知不可或缺的成

分。达芬奇认为，经验既是认识的来源，又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爱因斯坦指出，“外在的证实”

（即经验的证实）和“内在的完备”（即理论之间的逻辑一致性）是科学理论得以成立的两个基本条件。

知识的本体基础是事物的“本质”（ｅｓｓｅｎｃｅ），认识者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就像一面“镜子”（ｍｉｒｒｏｒ），它
能够反映或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爱因斯坦，１９７６，第１０页）。在技术认知中，“经验”主要指技术活动
中的感觉经验，是人们在与技术客体直接接触过程中，通过感觉器官获得的关于技术客体的现象、属性

及其外部联系的认识。可以说，经验是一种感觉性质的知识，这种感觉处于技术实践中，也从属于技术

默会知识的范畴。

感觉性质的知识的获取被纳入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进展来看，尽管

对于技术默会知识的表征有相当的难度，但是感觉性质的学习记忆的某些特征已经被描述出来了。首

先，感觉记忆有形式特异性，即感觉记忆容纳视觉信息，听觉感觉记忆容纳听觉信息。其次，感觉记忆

的容量显然相对较大，但信息保存的时间却很短，远远小于１秒。最后，感觉记忆可以保存的信息没有
得到加工，这意味着大部分的感觉记忆与刺激的物理性质有关，而非与意义相关。维特根斯坦在其《哲

学研究》中提到一个实例———尝试描述咖啡的香味。他意在说明这种感觉性质的知识，是无法用语言

来描述穷尽的，但是却可以被人体验和感觉到（维特根斯坦，２００１，第３６页）。约翰内森也举例说明，一
个拥有丰富音乐演奏知识的人，难以完全用语言去表述其想表达的音乐之思，而只有通过演奏该乐曲

来表达。为探讨计算机Ｃ语言编程领域中的特殊隐性知识，杨文娇曾找出衡量隐性知识的评价指标，
并分别选取１０名学生组成经验丰富组和经验较少组，进行Ｃ语言显性知识问卷测试。数据分析表明，
经验丰富组被试完成编程任务所花的时间远远少于经验较少组被试（杨文娇，２０１４，第１１３页）。我们
对此可以这样解释：经验丰富的个体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执行某些简单任务时的专门技能已经趋向自

动化，因此他们会用更多的时间或更多的心智容量执行其他任务（Ｈｏｌｙｏａｋ＆Ｋｏｈ，１９８７）。运用技术把
人类理想变成实践活动叫做设计，它直接决定着产品的功能和性能。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设计

理论和设计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它大致经历了直觉设计、经验设计、半理论半经验设计、现代化技术设

计四个阶段。在技术默会知识中，存在着普遍的、没有规则的、难以言说的且和感觉性质、隐性经验高

度相关的知识。这类默会技术知识的获得，必须要借助于第一手经验。因此，在技术知识习得中，我们

要尽可能多地获得第一手经验。人们都是通过对第一手感觉经验的掌握来使技术达到熟练精细的程

度的。在这一类知识的传授中，试图向学习者传授关于感觉性质知识的人往往具备了这方面必要的第

一手经验，所以，他对语言的要求自然不必太高。同时也要注意，在物理刺激的经验积累中，人们应尽

可能多地提供相同类型的范例，避免同时过早地引入其他形式的物理刺激，因为后者会形成干扰。源

于亲知的感觉记忆的容量相对较大，保存的时间较长。

（三）“实例＋整体性”：技术默会认知的模式识别
挪威哲学家雅各布·梅里（Ｊ．Ｍｅｉｌｉ）阐发了一种“实践学”的哲学主张，实证主义的杰出贡献者罗

伯特·Ｊ·布朗希尔（Ｒ．Ｊ．Ｂｒｏｗｎｈｉｌｌ）提出“没有可检验性（ｔ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的知识，就没有任何的客观性”这
一观点（Ｂｒｏｗｎｈｉｌｌ，１９８３，ｐ．１０５）。从方法论上讲，对实例进行细致分析，是实践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这样一来，认识领域中的“实践性”问题与存在领域中的“本体论”问题就有着密切的关系了。对技术

知识及其默会维度的探讨，对技术默会知识的习得和掌握的研究，有着相当的价值，能给予我们有益的

启示。

在技术默会认知的过程中，整体性实例的呈现是学习者较容易接受的识别方式。从认知的角度

讲，我们对周围的模式、物体、人、事件等进行的感知，便是一种学习上的觉知。这里的知觉，内容涵盖

了视知觉、听知觉、嗅知觉、触知觉和味知觉等，而与知觉相关的加工过程则称为模式识别。当刺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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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和时间上以较近间隔排列，这些刺激所呈现的特征就会在知觉上组成连贯的、显见的模式或整体，

并且，最终所呈现的整体会具备其部分所不具有的特性。这样的完形形态在我们的日常学习和观察中

比比皆是。比如说，仅仅依靠语言的描述，很难完美刻画技术客体的图样特征，尽管这个技术客体可能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哈罗德·格里门（Ｈ．Ｇｒｉｍｅｎ）把这种熟悉但又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图样特征和形态
看作是更为一般的格式塔特征。在他看来，格式塔特征的识别，除了面容、表情的识别之外，还包括对

人类行动的各种语境或情境的识别（格里门，２００５，第７５－７６页）。格式塔心理学主张研究直接经验
（即意识）和行为，强调经验和行为的整体性，认为整体不等于并且大于部分之和，主张以整体的动力结

构观来研究心理现象。学习者在现实的学习情境中识别技术对象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情境效应”：

物体识别的精确度和所需时间随情境变化而变化（加洛蒂，２０１５，第３６页）。模式识别是由当时情境、
过去的经验或者两者共同产生的期望所引导的加工过程。在某些默会知识成分丰富的技术实例中，熟

练的技术人员往往是对技术行为和技术对象进行整体性识别的。鉴于此，技术默会认知要注意以下几

点：一是可以借鉴完整的实例，通过一系列动作的整体编排来呈现，对认知主体进行整体地、动态地、功

能地把握，并认识到部分与整体之间是一种统合的功能性关系；二是处理好默会知识的辅助意识和焦

点意识的关系，不能只聚焦于目标意识，不能过分关注细节和局部，而应从整体上审视问题，从大处把

握细节，树立一定的系统思维和工程思维；三是注意将技术实例放置于适当的背景中，采用大概念、大

项目、大过程的方式进行教学设计。例如，在新一轮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标准的修订中，必修模块课

程的组织和实施就充分考虑了这一设计思路。必修模块“技术与设计１”强调以“大项目”方式整合学
习内容，希望有助于学生经历基本的技术设计过程，并形成基本的技术意识、工程思维、创新设计、图样

表达、物化能力等技术素养。“技术与设计２”模块采取“大概念”教育理念，选取现代技术原理中最为
基本、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结构”“流程”“系统”“控制”现象和简单的技术原理作为专题，以便学生

从技术“大概念”的原理学习、简易技术设计、技术试验、技术体验等多样化学习中形成技术的“人技关

系”“时空理念”“主客思想”，从而发展学生的技术思想和工程思维，提高学生运用技术原理认识和解

决技术问题的实践能力。

（四）“示范＋练习”：技术默会认知的优先策略
在技术默会认知的问题上，特殊性和普遍性、个别性和一般性的关系，在形式上表现为范例和规则

的关系。众所周知，托马斯·Ｓ·库恩（Ｔ．Ｓ．Ｋｕｈｎ）的科学哲学的核心概念是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他在《科
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对常规科学研究中范例的优先性原理作了充分的论证。他指出：“我们都应该清

楚地知道科学家从不抽象地学习概念、定律和理论，也不是就其本身来学习。相反，人们从一开始就是

在无论从历史的观点还是从教学的观点看都具有优先性的单元中遇见这些思想工具的，这个单元通过

应用来展示这些思想工具。”（库恩，１９８０，第３９页）不难看出，通过应用工具学习科学理论，实际上就是
通过范例来学习。

就技术默会知识的培养而言，技术范例较之技术知识具有一定的优先性。首先，技术范例对技能

默会知识具有习得策略上的优先性。从与技能相关的技术默会知识来看，各种技能都蕴含了一定的行

业知识，体现了高度的技术默会性。对于新手或不熟练的学习者来说，技术规则、技术标准等有一定的

指导和借鉴作用，但是作用相当有限。技能、技艺、鉴别力和判断力等，难以通过明确的细节规定来传

递，技艺高超、经验丰富的手工匠人无法用语言表征所有的技术知识，学徒也不可能通过阅读技术规范

习得高超的技艺。在技艺传授过程中，除了必要的言语指导外，师傅对学徒的亲身示范更是必不可少。

学徒直接观察师傅的亲身示范，模仿师傅的各种动作编排，揣摩师傅各种编排的意义，在不断练习的过

程中无意识地掌握该项技能的规则。同时，只有学徒的长期实践练习，一项技能才有可能被较好地掌

握。此外，在各种组装机器、器件等的技术实践中，视觉图例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清晰的图样范例说

明，在无人指导和示范的情况下，要完成一项技术任务非常困难。这种示范和练习并不仅仅局限于当

下技能的学习，当学习者熟练掌握了某项技能后，对于这项技能的形成规则便有了一定的熟知。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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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新的技术任务呈现的时候，学习者首先会对新任务有某种共同的理解，并将新任务的技能和原有的

技能范例做比较，从而把这些技能定位于某个家族中。然后将先前的技能、规则等适当迁移应用到当

前技能的学习中，并同时与对象家族中的其他技能在细节处甄别区分，进而把握新技能的特定规则。

通过这样的范例推理，学习者最终将之前获得的特殊经验运用到相似的技能习得之中。除了技能类的

默会认知，范例的优先也体现在对“工匠精神”的培育上。所谓“工匠精神”，是工匠们在技术物化过程

中严谨细致、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作态度。工匠师傅注重“手把手”、“一对一”的亲身示范和言传

身教，在传授技艺的同时，无意识地传承了忠诚、诚信、爱岗、敬业等职业道德，和专注、严谨、细致、完美

等工作态度和个人品质。这一过程中，学徒也耳濡目染，逐渐养成对设计、质量、技艺孜孜不倦的追求

精神，形成对个人、职业、社会的积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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